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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旧时的服装业
◎程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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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的服装业历史上比较发达。
南通城内三门大街、寺街都曾有销售
服装、布匹、丝绸的店铺。清末民初，
散布城内的各种成衣铺少说也有几十
户，从业人数百人以上。户主多为独
立开业，自身参加劳动，亦有雇工的，
皆以手工制作。其经营形式，多为上
门服务或来料加工制作。服务对象一
般为官商富户，加工产品全部为中式
服装，如长袍、马褂、旗袍、大氅等。民
国初年，南通城始有西服业，其服务对
象多为商业巨子、城市小K等。西服
业的加工方式与原来的中式成衣有很
大不同，于是就有专制中式成衣的“本
埠”裁缝（通称“本帮”裁缝）和专制西
式服装的“洋帮”（亦称“红帮”）裁缝之
分。“洋帮”裁缝多由一江之隔的上海
呢绒面料商人供给样品卡，制出西服
样品，从业人员进出于衙门、公馆，兜
揽生意。有的带成衣走街串巷，寻找
买主。随着时代的变迁，西式服装以
其制作与穿着的简便（没有精工刺绣）
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于是，西服店相继
出现。

民国初年，南通西大街的华胜服
装公司，有位从东南亚回来的西式服
装师傅，专做西式军服，并承制门市接
下来的西式服装，如西服、男式大衣和
极少量的女式呢大衣等。面料为各色
呢织物，款式不同于中式服装，显得
独特时髦。其呢料时装里衬，以手针
缝合，衣面是长梭脚踏缝纫机缝制。
这些毛货时装的辅料，有丝质羽纱、
法西衬等。衣扣有铜扣、牛角扣、瓷
扣、木扣、玻璃扣等多种。裘皮衣的
制作也以手针缝制成衣，毛皮经硝、
裁、拼、缝等工艺，多为中装裁缝承
制。反穿的女式裘皮大衣做工更繁，
硝好的毛皮，由西式裁缝师傅画出款
式，裁片后，中装裁缝再缝制组合，做
工讲究。北洋政府时期，该公司接到
一笔大单，为军阀孙传芳部批量生产
军服。军服按军人的身高，分大、中、
小3种型号，统一款式，用漏粉裁剪法
和比例裁剪法。裁剪后，用美国胜家
缝纫机制造厂生产的长梭脚踏缝纫机
对拼缝组合成型，手工锁眼钉扣，火熨
斗大烫整理。面料是棉、毛呢等织
物。军服生产量大，交货时间急促。
一时间，华胜公司红红火火，招聘了大
量临聘人员，从事简单的流水作业生
产。20年代，华胜公司还曾有部分职
工在长桥北开设益生操衣店，专制棉
布为主的学生校服。益生操衣店还成
批生产医院手术衣及医用被服，门市
兼做毛呢服装。此后，学成满师的徒
弟陆续开办服装店，在十多年内，十字
街至长桥周围新增益康、永胜、长胜、
万胜等店。1935年，长胜军装店专做
军工产品，如军用被服、军帽、子弹袋、
绑腿、旗帜和学生装（童子军军装）
等。1937年，无锡人来通开设大来呢
绒服装公司，经营毛呢衣料，并定制高
级时装，成为南通最大的时装专业
店。到1938年3月南通沦陷前夕，城
区的职业服装公司（店铺）有永胜、大
来、大明、亚丽、廉美等6家，有大生祥、
广盛等中装店铺46家。

朱玮是汪为霖晚年最亲密的诗
友。嘉庆二十二年（1817）初冬，他
与黄楚桥一起联舟从如皋来访文
园，与汪为霖相识，两人“一见如平
生欢”。此后，朱玮寓居文园，直至
汪为霖去世，他们在一起共度了六
年时光。

汪为霖对朱玮的依赖无以复
加。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喜欢上
了这位通州诸生，待到梅花初放时，
才放他回家过了年，并邀请来年春
馆于文园。就在朱玮回五山的那段
日子里，汪为霖还诗筒频寄，隔空唱
和。第二年的三月初三，上巳节，落
花沾屐，朱玮如约而至。五十六岁
的汪为霖高兴坏了，下榻扫尘，特地
在梅花树下摆了一桌酒席。“喜君来
酌满金罍，金罍满酌花前杯。我欲
问花花不语，握手一笑欢如许。但
愿年年春到梅花开，与君诗酒千万
回。”的确，仅这首《喜石甫至馆索
和》，他就一叠再叠，一口气连叠了
六韵，甚至说“我愿执经频问字”。
汪为霖何许人？十七岁为刑部郎
中；二十二岁总办秋审；二十五岁扈
跸滦阳，阅射布靶，被赏戴花翎；二
十六岁出任广西思恩府知府，其后，
又任镇安知府、广西盐法道、山东兖
州知府，署山东督粮道、兖沂曹济
道。四十余岁退居林下，与孙星衍、
洪亮吉、赵怀玉、赵翼、吴锡麒、钱泳
等诗酒往还。他的诗，标写性灵，自
抱风骨，很年轻时，袁枚、蒋士铨、李
宪乔等人就激赏不置。如今，这位
主东南坛坫数十年的诗坛前辈，却
对朱玮这样一个布衣青眼有加，好
得有点过分，一场秋雨，一弯新月，
一朵花开，一声虫鸣，都要急着与之
分享，倾诉他心中的那三十六陂春
水。究其原委，他在《和朱石甫见寄

原韵》中说得明明白白：“我笑与君
同癖嗜。”有一段时间，汪为霖身体
不好，不能出晤接杯酒之欢，朱玮就
用文字传递花底莺语，汪为霖也以
诗为笺，小书童的进进出出，跑出了
文园最富诗意的一页。朱玮住于西
阁，两人近在咫尺，如果几天不见，
就如隔三秋。汪为霖有一首《不晤
石甫已旬日矣，寤寐之思每不能释，
幸倡和酬答络绎往来，虽未见面而
时获见心文字，因缘信有之也》，说

“南枝对西阁，清夜几回看”，两人简
直就同热恋中的少男少女，本来无
所谓的细碎时光，也变得一寸光阴
一寸金了。翻开汪为霖的《小山泉
阁诗存》，虽说交游遍海内，但他写
给朱玮的诗，最多。

汪为霖号春田，朱玮喜欢喊他
春翁。他是久慕汪为霖大名的，第
一次到文园，就写下“久结登龙愿”

“长揖识荆州”的诗句。坐馆文园
后，除了诗文唱和，他还帮助校对
《东皋诗存》，整理《小山泉阁诗
存》。沈涛、杨铸、李畹兰、葛廷荣等
一干人来访，他茶前酒后，忙个不
停，有些人就是追着他来的。季标
画了《文园十景图》《绿净园四景
图》，他用寸楷为每一幅图题诗。汪
为霖为徐雪门“味根园”题额，季标
作图，他也有长诗记之。“尔我花间
冰雪心，门外炎风吹不热。”琴俦酒
侣间的高情厚谊，让朱玮内心丰盈，
拦住了许多门外的纷纷扰扰，却无
法抵挡时间的衔枚疾走。道光二年
（1822）十月初八日子时，汪为霖卒
于文园，时年六十。他的离世，让朱
玮掉进巨大的空白里，作《壬午岁暮
有感》两首哭之，哀痛至极。谁知刚
送走今天，扑面而来的又是昨天。
就在第二年春，当他看到汪为霖绝

笔时所画的墨竹扇面，再也无法压
制心头的悲痛：“竹楼风景浑如昨，
愁听春林泣杜鹃。”天上的春云与远
处的笛声，竟然也冷得飞不起。道
光六年的花朝节，他把汪为霖写给
他的诗稿，精心装裱成一册《汪春田
先生简翰》，在扉页，他写下“感深畴
昔”四个字。道光十三年与二十年，
他两次参与点校刻印《小山泉阁诗
存》，此乃汪为霖一生的心血凝结，
他必须一字一句，竭尽全力。“因缘
文字非须臾”，这是朱玮在《次春田
居停就花小酌对月言怀诗韵》长诗
里写下的一句话。那一次文园的梅
花开得特别早，汪为霖却在病中，不
得与朱玮共吟赏。朱玮告诉春翁，
时间可荣可枯，而我与你的友谊永
远碧绿。

因为文园，也因为汪为霖，我一
直想找一件朱玮的墨迹，通州四家
虽然声名响亮，但他们的东西真不
多见。有一年，我见到一个朋友有
朱玮十二巨屏，便毫不犹豫倾囊买
下。此屏通篇书欧阳修的《昼锦堂
记》，笔法奇纵，字大如碗，飞动之
极，无一字松懈。王藻说朱玮“少即
工书，初规仿衡山，后乃入香光之
室，善作擘窠大字，姿态遒媚”。确
实，如果没有几十年的真功夫，是绝
对写不到这个程度的。这十二巨
屏，有散花满地的绚丽，有万壑奔流
的气势，我认为是朱玮最为精彩的
作品。

没有创作时间，也没有上款人，
不知道与文园有没有关联，这又有
什么关系呢？它是我购买的神秘
车票，可以跨越时间河流，去往昔
日的园林。在无边的春愁里，看他
们喝酒、弹琴、写字、画画，听他们
窃窃私语。


